
记者（以下简称记）：《母亲的花样年华》的母亲

形象似乎与别的文学作品里描述的有些不一样的

角度，当初构思这篇作品时，您是怎样考虑的？

娜彧（以下简称娜）：我想这个母亲应该

是活着的，有血有肉的，有自己情感的，而不

是我们所熟悉的作品中那种母亲就是一种奉

献的符号，我认为那不真实。

记：您觉得自己的母亲在您心目中是个

什么样的？她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影响吗？

娜：我母亲和作品中的母亲完全两回事，

我外公是一个能唱诗能背《本草纲目》的落魄

秀才，所以我母亲因为那个时代缘故虽然文

化不高，但的确通情达理，同时也循规蹈矩，

她对我的文学创作如果说有影响的话，那就

是她教给我过多的规矩和后来我读的书起了

冲突。然后，我开始思考、写作了。

记：您认为，您作品里的人物情感，是不

是当下的真实反映？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情

感，您又是怎样看待的？

娜：我觉得是。你可以去读读《广场》、《刺

杀希特勒》、《加州旅馆》这样的，基本上就是当下

人的真实情感。像《母亲的花样年华》这样的，

稍微有些不一样，这种再加工其实也是为了表

达人类情感中共同的爱和责任，以及他们之间

的矛盾。我认为很少有人可以一辈子仅仅为爱

而活着，有太多的责任和道义。但是，因为不纯

粹，所以我们内心充满了纯粹的向往。

记：现在各类评奖很多，您觉得，参加评

选对自己的创作的益处何在？您又是怎样看

待现在的文学评奖的？

娜：获奖对作家来说绝对是个鼓励。现

在文学奖挺多的，对文学创作者来说绝对是

好事。实际上你写得好不好，圈子里的人都

知道，真不会因为你获奖就觉得你写得好，就

是那些投你票的人也不认为。也许有些名

利，但对热爱文学的人来说，不会去做。

记：耐心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支持您写

下去的动力在哪些方面？

娜：好小说还是有人在耐心读的，这是那

些经典永远都在场的缘故。时间是检验一切

的真理，大浪淘沙。就算你发表了得奖了，不

好的作品不久就会消失，比从前更快。支持

我写下去的动力就是——我希望有一天，我

能加入到那些永远在场的行列。

娜彧，南京大学戏剧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曾在《收获》、《花城》、《人民文学》、《十月》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

说若干,并获得“西湖”新锐文学奖和“作品”小说奖铜奖。现居南京。

有一天，能加入到经典永远都在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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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辈作家之名，
延续我们的文学传统

弋舟，原名邹弋舟。江苏无锡

人，现居甘肃兰州。2000 年开始发

表小说作品，2008 年加入中国作家

协会。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如何

以这个名字作为这部小说的初衷？

您觉得这个名字是对作品的完全表

达吗？

弋舟（以下简称弋）：这部长篇

写了一位女性的成长史或者说是爱

情史，在我看来，男女之间的情感，

有时会呈现出一种“战事”般的酷

烈；其次，作为结构这部长篇的重要

手段，我将主人公的成长设定在两

次海湾战争这样一个时间段里。

由此，我觉得以《战事》来命名

这部作品，是恰当的。这部长篇的

主人公是位女性，我写了她从少女

直至成年后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我

将她想象为一个平凡、朴素，略为忧

伤，但却内心不乏激烈的女性。

记：您之前是专职画画的，是什

么引您进入写作的领域？

弋：是的，我最初的专业是绘

画。至于是什么将我引向了文学，

对此我越来越难以给出一个清晰的

回 答 。 我 想 ，这 恐 怕 只 能 归 于 宿

命。所有的艺术都是相通的——这

几乎是陈词滥调，但也的确是一条

真理。

记：如果要向读者介绍您的作

品，您会选择哪一部？

弋：我推荐《刘晓东》吧，一来这

本中篇小说集算是我最新的作品，

二来，它也多少能够代表我目前的

写作状态——更加关注我们具体的

处境，更加关注我们这个时代。

记：您觉得，鲁彦周文学奖与其

他奖项有什么不同？

弋：鲁彦周先生是我敬重的文

学前辈，他在新时期文学史上有着

不可替代的地位，目前全国有不少

省份都以本省籍的前辈作家之名命

名文学奖，但就我所知，以新时期以

来的文学家冠名的似乎还没有。安

徽省能以鲁彦周先生的名字设立这

个奖项，首先说明了鲁彦周先生的

文学成就足以匹配这个奖项的设

立，其次也体现了安徽文学界的抱

负。能够获奖，我当然是很高兴的，

我看重的正是这样一个文学的传

承——以前辈作家之名，赓续我们

的文学传统。

记：看过一篇关于您的访谈，说

您的小说有一种优雅感？

弋：这是读者或评论家的反馈，

如果他们真的从我的作品中读出了

优雅，我当然非常高兴。在我看来，

优雅亦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一种

品质。至于如何做到和在哪体现，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够通过

作品本身来完成了——文学作品的

某些品质，是贯穿与弥漫在整个文

本中的，这个很难单独拎出来形容。

记者（以下简称记）：能说说你的作品和

安徽的渊源吗？

胡学文（以下简称胡）：我十年前在《清

明》发表过两个中篇小说，在安徽出版长篇小

说还是第一次。但我收藏的图书有很多安徽

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对我创作影响比较大的

一本书《艺术哲学》就是安徽文艺社1991年出

版的，傅雷先生翻译。我看过好多遍，有些书

页已经脱落。这次《红月亮》获得鲁彦周文学

奖，作为读者和作者，我都感谢安徽。

记：这部作品是说两个不同的故事，其中

有无共通性？

胡：《红月亮》在阅读上可能有些障碍，两

个故事没有相交，我是故意这么设置的。故

事与故事的人物虽然没有相交，但寓意是对

照的，两个故事人物，一个患有撒谎恐惧症，

没有撒谎的能力，另一个人用谎言编织自己

的生活，生活在谎言中。两个人的经历和遭

遇没有关联，但他们身后的世界是一样的。

记：在您的作品里，您最喜欢哪部？说的

是什么内容？为什么喜欢？

胡：我挺喜欢早年的一个中篇《秋风绝

唱》，也是写乡村生活的。那篇稿子是《长江

文艺》的编辑汪静玉从自由来稿中发现的，当

年获得了《长江文艺》奖，那是我获得的第一

个文学奖，这篇小说后来还获得了河北作协

年度十佳奖。

记：您的小说《天外的歌声》、《秋风绝

唱》、《极地胭脂》、《一棵树的生长方式》，地域

特色十分浓郁，被评论家贴上了草原文化的

标签。您是怎样看待的？

胡：我出生在坝上草原，当然要写草原，

过去写，现在也写。当然，现在也写城市。如

今城乡差距正在缩小，人员的自由流动又很

难区分乡村人或城市人。但写乡村，我还是

更有感觉。至于标签，评论家是为了评论的

需要吧。写是作者的自由，评是评论家的自

由，怎么贴都可以，对写作没什么影响。

胡学文，毕业于河北师院中文系。2005年获河北省第二届“十佳青年作家”称号，为河北文坛“河北四侠”之

侠首。2014年8月河北作家胡学文凭借中篇小说《从正午开始的黄昏》获第六届鲁迅文学中篇小说奖。

作为读者和作者，我都感谢安徽

记者（以下简称记）：《余露和她的父亲》

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小岸（以下简称小）：这篇小说既可以说

是女儿对父亲死亡真相的探求，也可以说是

幼年失父对一个女孩子性格形成过程中的毁

灭性破坏。

写作之初，余露无疑是我最关注的人物，

“她”先跑到我的脑子里，继而才有了这篇小说。

小说完成后，我感觉自己似乎把更多的情感倾

注给了她母亲。这是个不幸的女人，丈夫死亡

使她性情变得乖张暴戾。她爱女儿，却不懂得

如何去爱。如果命运的天平稍稍倾斜一下，她

就可能是个幸福的妻子和母亲。然而，小说就

是这样的，她的不幸也正是小说想要表达的。

记：能说一下您和您的创作经历吗？

小：我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出生于山西

省武乡县，现定居阳泉。阳泉位于山西东部，

是一座工业城市。这里矿藏资源丰富，是有

名的煤城。外地人可能会觉得有煤矿的地方

环境不太好，事实上并非如此。我小说中经

常出现的“青城”就是以它为原型虚构的城

市。我是从 2003 年开始写小说的，迄今完成

了大约二百万字作品。

记：以中短篇小说见长，文风细腻，思考

深邃，这是对您的评价，您是怎样看待的？

小：每个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都会出现困

惑和不自信，我也不例外，来自外界的评判显

得尤为珍贵。女性写作往往都会烙上文风细

腻的标签，这种形成是无意识和不自觉的。

我擅长在小说中讲故事，在故事中挖掘

人物的多面性。中国文学经过“先锋”洗礼

后，故事与文学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某个

阶段，似乎成为文学的对立面。我自己不这

么认为，小说发展是多元化的，对于写作者来

说，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向。

记：您作品里有很多是对当下时代底层

人物的描写和叙述，您在创作时是怎么架构

这些人物的？

小：我并没有对自己的写作对象刻意划

分类别。我写的就是那么一些人，一些事。

他们一个个活在那里，几乎不需要寻找，就闯

进我心里。生活是一面大魔镜，文学只是镜

中影像的捕捉和描摩。除去这些东西，便是

作者自身的思考。

小岸，本名董俊英，自2003年起，在《娘子关》、《黄河》、《山西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数十篇，部分作品入选

《小说精选》、《短篇小说选刊》，已出版小说集《桌上的咖啡已冷》、散文集《水和岸》。

对于写作者来说，重要的是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向


